
10本版编辑：李丽萍
E-mail：353723610@qq.com

排版：胡斌2018年12月18日 星期二 第2486、2487期合刊

出版业改革开放的40年，是从事业体制转向事业与产业并行发展的过程，

是逐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从指令性内容生产转变为市场竞争主体的过程。

文化体制的特殊属性，让出版业的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更多的难题，一直是

在“摸着石头过河”。于是从切片的角度入手才能更清楚地观测到在大宏观背

景下，出版业所做的创新探索。

在改革开放30周年时，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推出“改革开放30周年专刊”，

对30个出版切片进行盘点，改革开放迎来40年之际，我们在此基础上丰富了

对近10年的观察，推出了40年40切片。这些切片让我们更加清楚，出版业市

场竞争能力的增强来源于出版企业内部包括编辑室建立、稿酬制度使用、竞聘

上岗等经营管理制度改革；来源于通过集团化、资本化的方式实现“弯道超

车”，迅速完成“大出版”产业链的搭建；来源于充分利用科技手段赋能出版，告

别“铅与火”，进入“光与电”，继而进入“互联网+”时代。

改革开放40年，出版在变“小”，分工明确，特色化、精细化经营体系更加完

善；改革开放40年，出版在变“大”，体量变大，数量变大，功能变广，出版机构已

然从内容提供商转变为文化服务提供商，出版的边界正在模糊，新型合作层出

不穷。这正是出版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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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李丽萍/整理

1978年前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了出版机构的重生或者新生。以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为代表的“元老级”出版社在经历了“文革”

的彷徨苦涩后，迎来了复办。而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江苏凤凰科学技术

出版社等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同龄社”则在百废待兴、全国动员的呼声下迎来

了新生。可以说，1980年代~1990年代，是出版机构试水建制的摸索期。出版

业逐步完善持证上岗制度、图书稿酬制度，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伯尔尼

公约》、书号实现了与国际接轨等。尽管是在计划经济年代，一些出版单位已

经率先有了市场意识，开始自办发行。1992年，在全国性改革浪潮中，很多出

版社纷纷进行体制创新，改变“大锅饭”的生产经营方式。如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召开了“东山会议”，建立了业绩和分配挂钩的提成机制，提高了编辑的积

极性。出版机构抱团取暖的意识也是在这个时期萌生，全国地方文艺出版社

联合体、美术社联合体出现，国家试点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挂牌成立。

民营图书公司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开始大规模进入教辅策划领域，并很快形

成一批有影响的品牌，如世纪金榜、世纪天鸿、金星书业等。

2001年，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启动教材多元化改革，《中小学教材

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颁布施行，教材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出版的“一

纲一本”变为“一纲多本”，全国所有出版单位、个人、团体都可以参与竞争中

小学教材编写。同年，国务院也提出要改革“单一渠道”的发行体制，引入新

华书店以外的发行机构参与教材的发行，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发行要面向全国

招标。教材教辅出版的市场化竞争愈加激烈，活力也随之增强。除此之外，

2000年初，出版机构的精细化经营意识逐步增强，根据不同产品特征细分了

不同的编辑部门，甚至成立了营销部、策划部等适应市场的功能性部门。在

国际出版方面，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引进版权的数量快速增

长，国际合作步伐加快。

2003年，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进入试点期后，转企改制进程加快。2005年，

出版发行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制定，当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率先引入现代企

业制度，并同步完成企业化和股份制改革。短短3年，2008年50家中央在京

出版社和20多家高校出版社先后完成改制工作，2009年转企改制继续发酵，

2010年~2011年，全国出版产业转企改制基本完成。出版社逐步完成了如

明确出资人和出版社权益、清产核资、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落实人员安置政策

等改制流程。这一时期，出版企业实现上市破冰并逐步推进。

尽管难免经历阵痛，但是成为独立市场主体后的出版机构迸发了前所未

有的活力。进入2010年，出版效益稳步增长、资本化运作成效显著、国际化

进程加快，“大出版”“大教育”的格局呼之欲出。出版机构的兼并重组速度加

快，既有为扩大出版规模效应的同行业兼并，也有出版产业链上下游的兼并，

如拓展房地产、游戏、动漫等产业。国际合作从版权贸易到资本运作再到本

地化经营常态化，中国多次成为重大国际书展的主宾国，在国际舞台上成为

不可或缺的主体。出版转型升级快速推进，大部分出版企业都引进数字出版

人才，建立数字出版部门，新闻出版发展重点实验室、数字出版产业基地纷纷

建立。集团化、数字化、国际化、资本化、专业化成为新时代出版业发展的关

键词。

经历迅猛的发展期后，近年来出版业开始慢慢沉淀，回归“慢出版”“细出

版”。很多出版人意识到，在市场化竞争中，更应该强调出版业的双重效益，

“大而全”“快而多”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出版社通过设立奖项鼓

励更多优秀原创内容，通过成立作家工作室为作者提供全方位服务，通过开

设书店更好地服务终端读者，通过国际编辑部这种成本低、风险可控的方式

寻求中外合作。相关部门开始对教材教辅出版进行规范，国家教材委员会成

立，统编《语文》《历史》《道德与政治》教材投入使用，其他层级的教材统编措

施正在酝酿。

出版正在回归文化服务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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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18

#图书稿酬变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大

部分时间里，我国出版业实行的是基本稿酬制

度。1999年4月，国家版权局颁布了《出版文字作

品报酬规定》，提供了 3 种可选择的稿酬方式，即

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版税以及一次性稿酬，这3

种方式现在依然沿用。

#出版人才成为高校培养目标# 自从1983年4月

1日教育部批准武汉大学开设中国第一个图书发行

学专业以来，经过近20年的发展，全国有100多所综

合性和专门性院校先后开设了编辑出版专业。

#书号规范与国际接轨# 中国于 1982 年加入国

际ISBN组织，获得组号“7”。2007年1月1日，历经

4 年修订的第 4 版《国际标准书号（ISBN）》GB/

T5795-2006正式实施，中国标准书号的位数由原

来的10位上升为13位。

#中文排版迎来光与电# 在历史上，印刷是典型

的传统型产业。1980年9月15日，汉字激光照排系

统排出了第一本汉字图书的样书——《伍豪之剑》，

1985 年新华社率先使用，每日排印《新华社新闻

稿》，这标志着中国的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跨入了

“光与电”时代。

#科技书出版难引起关注# 科技专著出版难，一

直是困扰出版界的一大难题。1988年6月山东科

技出版社在全国率先设立“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

金”，此后10年，全国有20余个专项科技出版基金、

10余个包括资助科技著作出版在内的综合性图书

出版基金。

#挂历出版由盛转衰# 20世纪90年代初期，文化

市场的开放，让印刷精美的挂历一度洛阳纸贵。然

而，随着手机、电脑等现代化工具的逐步使用，挂历

在1990年代末期走向衰落，市场上挂历销售旺季

一年来得比一年晚，销售周期一年比一年短，近年

几乎绝迹。

#中国加入版权公约# 1992年10月，我国同时被

接纳为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和《国

际版权公约》组织成员，意味着中国版权市场真正

与世界接轨，更加有效地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也为

中国出版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书业三大年度盛会渐成气候# 1987年，首都出版

界发行协作会联合首都一批社科出版社，在北京劳

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首都第一届社科书市，1988年，

为吸收外地出版社参展，更名为“全国图书交易会”。

1986年9月，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举办了

第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此后每2年举

办1届。随着中外版权贸易的迅速增长，从2003年

开始BIBF改为每年举办1届。

1980 年 10 月，第 1 届全国书市在北京举行。1989

年第2届全国书市相隔多年再次举行，市场反映良

好，促使全国书市之后开始形成1年1届。2007年

又正式更名为“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合资出版社出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合资出

版社出现，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童趣出版有

限公司等都是典型代表。

#持证上岗制度开始实施# 上世纪70年代末，出

版业刚刚恢复，仍沿用多年习惯，以事业单位体制

选人用人。后来自人事部、原新闻出版总署的“行

业持证上岗”制度实施，书业有了用人规范。

#出版社联合体出现# 1988年，全国地方文艺出

版社以全国地方文艺出版联合体的名义开展系列

活动，此后，各种出版类型，如中央部委出版社联合

体、京版九联、社科十联等相继成立，抱团取暖之势

更加坚固。

#老字号出版社延续中断历史#“文革”之后，一

批老字号出版社恢复独立建制。1979年8月，恢复

中华书局的独立建制，三联书店也于1986年1月恢

复独立建制，很快，这些出版社依据其原有资源及

编辑出版上的优势，推出大批优秀图书，并很快成

为书业的中坚力量。

#书业效仿贝塔斯曼会员制# 1995年，世界传媒巨

头贝塔斯曼进入中国，并于1997年将风行全球的贝

塔斯曼书友会的经营理念带入中国，一石激起千层

浪。到2000年前后，经过人事经营思路方面的变

动，加上网络书店兴起，贝塔斯曼表现出水土不服，一

直在走下坡路。2008年6月，宣布退出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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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中国在当年首次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图书

博览会——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这也是中国

出版业在国外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出版

交流活动。

长期以来，我国出版业以引进版权为主，引入

输出比最高达到15比1。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

断增强，中国出版“走出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

好发展势头，中国出版在世界文化舞台上越来越

受到关注，在国际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借助主宾国平台，中国力

求充分展示本国出版物，宣传本国知名作家，扩大

图书版权贸易，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据悉，在当

年，参展的中国内地出版单位达225家，人数超过

1000 人，展品 7600 余种，图书总码洋超过 87 万

元。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中国参展商举办朗读

会、签售会、首发式、读者见面会、研讨会等活动，

多达600多场。中国作协组织“百名作家团”参加

各种活动，与西方读者和专家展开面对面的交流。

此后，中国频繁亮相各大国际书展，如开罗、

伦敦、伊斯坦布尔、贝尔格莱德、阿尔及尔等。仅

2018年，中国就作为古巴国际书展、博洛尼亚国

际童书展、阿尔及尔书展、哈瓦那国际书展等展

会的主宾国，中国在国际出版舞台上绽放光彩。

在我国，除了教材，最畅销的图书可能要数

与教材配套的教辅图书了。教辅出版蕴含的巨

大商机，使得一大批机构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教辅出版近10年的发展

与政府监管规范息息相关。

很多教辅商至今仍对2011年起开始试行的

“教辅新政”记忆犹新。针对中小学教辅材料品

种多、质量差，部分出版发行单位违规甚至违法

出版发行教辅材料，侵权盗版和非法出版发行教

辅材料案件时有发生的散滥状况，2011年起，多

个部门开展了有史以来最为严格的教辅专项治

理，出台了一系列的红头文件，这些文件被统称

为“教辅新政”。如2011年8月16日，原新闻出版

总署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

发行管理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

材料印刷复制、发行、质量、材料价格、市场等方

面管理；2011年12月6日，原新闻出版总署下发

《关于加强图书出版单位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资

质的通知》，明确图书出版单位以中国标准书号

出版教辅材料，严格实行资质管理，必须具备专

门的中小学教辅材料编辑机构、学科出版业务能

力，并须报原总署审批。

最为关键的文件是，2012年2月8日，教育部、

原新闻出版总署等4部委下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

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

建立健全教辅材料评议推荐办法，组织成立教辅

材料评议委员会，各地市教材委员会“从本省教辅

材料评议公告中，一个学科每个版本选择1套教辅

材料推荐给本地区学校供学生选用”。同时规定：

“根据他人享有著作权教科书编写出版的同步练

习册，应依法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教辅授权和

教辅评议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2013年秋，大

部分教材社迅速完成了系统教辅的授权。

“教辅新政”从短期来看，对教辅生产企业和

分销企业、零售企业都产生巨大影响，产业链受

到明显冲击，市场规模大幅缩小，许多企业生存

维艰，逐步退出市场。从长期来看，对教辅产业

的规范治理，提高了教辅质量，也驱除了盘旋在

学校上空的嘈杂之音。当然，新政的出台和实施

推行是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我国教辅读物

的出版发行改革，与教育体制改革、课程改革、考

试制度改革密切相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2 诺贝尔文学奖于北京时间 10 月 11 日

晚 7 时在瑞典文学院揭晓，莫言成为中国获此

殊荣的作家，中国人一片欢呼雀跃。在当晚，国

内签下莫言作品全版权的北京精典博维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典博维）陷入一片忙乱

当中，很多出版社和书商打电话来要求加印和

合作。获奖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相关图书销量

在国内外出现井喷式增长，这种效果在获奖当

天就显现出来，很多电商卖断货，要求加印。莫

言作品延伸版权的价格大幅上涨，由莫言小说

改编成的影视作品，票房和收视率成绩也非常

可观。甚至与出版传媒相关的股价都大幅提

升。各家出版社想尽各种方法，推出了更多莫

言创作或者由其参与的图书及相关产品。这种

现象在北京时间 2016 年 4 月 4 日，曹文轩获得

“国际安徒生奖”后也同样出现，曹文轩作品销

售实现了飙升，与曹文轩相关的图书策划也在

加速推进。直到现在，“莫言风”“曹文轩热”仍

未过去。

不止国际大奖，国内知名奖项所推荐的名

家、名作带来的商业效应都极为明显。如“茅盾

文学奖”“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中国好书”

等。当然，这种商业效应的产生与出版机构的借

势营销能力极为相关。通常只有几家营销运作

能力较强的机构能够抢得先机，并将商业效应不

断延续，能否在第一时间将作家、作品的亮点进

行挖掘，以最快的速度让读者所熟知考验着出版

机构的运作能力。

2009年 国际大型书展主宾国，中国来了！

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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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教辅“整装”再发

2012年 热门大奖“带货”可观

20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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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家首个数字出版基地——上

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正式落成。基地

在成立之初就实行管理主体、运作（服务）主

体和企业主体三分离原则，即主管部门对基

地依法监管，并提供政策支持、营造良好发

展环境；张江集团和张江数字多媒体公司是

基地的服务主体；基地内的出版机构和其他

与数字出版相关的企业、机构是基地发展的

主体。基地通过引入数字出版产业链中上

游的相关企业，为其提供覆盖园区配套、政

策、金融、技术孵化、市场平台等多个领域支

持。这种集群化的新产业孵化模式取得了

显著的成效，并在10年间被广泛落地。重庆

华略数字文化研究院发布的《国家级数字出

版基地（园区）研究报告》显示，10年来，我国

数字出版基地完成了华北、华东、华南、华

中、西南、西北的总体布局，14家数字出版基

地陆续在上海、重庆、天津、广东、陕西、江

苏、湖北、湖南、浙江、北京、福建、山东、江西

成立。数字出版产业成为新闻出版产业发

展的新增长点，而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则成为

数字出版产业的主要部分。

根据不同地方的资源优势，不同国家数字出版

基地形成各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如江西作为国家数

字出版产业基地的后来者，着力打造数字传媒、动漫

游戏、数字内容、手机应用、人才培训五大产业集

群。华中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则重点发展知识内容产

品与服务、数字在线教育及培训、动漫产业、游戏产

业、数字影音、网络增值服务、数字出版终端、衍生产

品开发八大产业门类。

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集聚效应，更多体现在创

新资源集聚与教育资源的集聚。在我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引领下，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更有利于释放

创新活力。

改革开放 产业纵览篇 / 书业变迁40切片★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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